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我尝了你嘴

角唇膏薄荷味道⋯⋯”这段时间，歌手李荣浩的《乌梅

子酱》成了各大音乐平台上传唱度颇高的小甜歌。甜

甜的歌词让人回想起学生时代酸甜青涩的初恋时光，

更勾起了广大食客肚子里的“馋虫”，使得电商平台上

乌梅的销量近来暴增。

那么，乌梅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

件事。

乌梅是由梅子制成的果脯类食品

首先，我们来说说梅子是种什么水果。

在人们的认知中，梅子、杏子、李子三种水果看上

去好像都差不多，在分类学上，这三种植物的关系也

比较近。梅、杏、李都属于蔷薇科下的李属，李属下包

括李亚属、樱亚属和稠李亚属3个亚属，李亚属下又

分李组和杏组。

我们常食用的水果李子，主要是李组下的中国李

和欧洲李。杏和梅的关系更近，都属于杏组。

至于乌梅，根本不是一种水果，而是由梅子制成

的一种果脯类食品。乌梅可以用来制作酸梅汤，也具

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梅子酱在调味上曾与盐分庭抗礼

其实，李荣浩写《乌梅子酱》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

吃广式烧鹅蘸的梅子酱，和乌梅子酱关系不大。

这种蘸烧鹅吃的酱多被称作“酸梅酱”，也就是传

统的梅子酱。有记者特别向李荣浩团队求证了此事，

得到回复是：李荣浩写歌词时，为了更押韵和更好的

文艺感，将其改为了乌梅子酱。

我国南方许多省份都会制作梅子酱。最简单的

做法是将青梅用盐水搓洗浸泡后，放入陶锅里缓慢熬

煮并加入冰糖，就可以得到颜色澄黄透明、酸甜可口

的梅子酱。根据配方不同，也有加入桑葚、甘草、山

楂、陈皮、洛神花等材料的做法。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懂得用梅子酱来调味。

当时，梅子酱可能在某些程度上起到了醋的作用。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家中的调味料种类

越来越丰富，曾经在调味地位上可以与盐分庭抗礼的

梅子酱“风光不再”。

尽管梅子酱已经没有当年厨房中举足轻重的地

位，但在一些菜肴中，酸甜的梅子酱依然是“点睛之

笔”，比如在烧鹅中。

梅子酱之于烧鹅，就像甜面酱之于烤鸭。烤得恰

到好处的烧鹅，其外皮焦香酥脆，鹅肉脂香四溢，但空

口咬下去总显得多了几分油腻。可只要稍稍蘸上一

点梅子酱，就能够大大减少油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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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梅子酱”被唱火了 但你知道乌梅是什么吗

老鼠洞里找“宝藏”
老鼠给的意外之喜

1961年的一天，美国植物生态学家菲尔·威尔斯

和昆虫学家克莱夫·乔根森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市附近

的山区徒步考察。他们在这片山区已经坚持考察10

年之久，因为这是一个难得的研究核辐射影响的实验

室——这里毗邻内华达试验场，从1951年始，美国政

府先后在该试验场引爆了大量的核弹。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威尔斯和乔根森发现了一个

奇怪现象，在周边区域的同海拔高度的山上，都生长

着耐寒的针叶树，但他们所在的山区却没有任何针叶

林。这会是核辐射造成的后果吗？在下这个结论前，

科学家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这片山区是否生长

过针叶林呢？如果因为地质地貌等原因，针叶林根本

从未出现过，受核辐射影响而灭绝又从何谈起呢？

但是，寻找针叶林存在的证据并不容易，这么多

年来，他们从未找到任何针叶树化石。正当他们即将

宣告放弃，承认这片山区天然就不适合针叶林生长

时，却得到了意外之喜。这一天，科学家们在下山的

路上停下来喘口气，这时乔根森碰巧注意到悬崖附近

有一团黑色树脂。出于好奇，他掰开其中一块，看了

看其中的内容物——里面竟然藏着他们遍寻不着的

针叶树——柏科植物杜松的针叶。两人对此不敢置

信，此前他们从未在山上的任何地方找到针叶树，而

这块树脂中的针叶看起来仍然绿油油的，仿佛离枝不

久，这怎么可能呢？

他们将针叶样本送到了实验室，谜团终于解开

了。检测员运用放射性碳测年法测量了针叶及其母

树的年龄——这些针叶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正

常情况下，由于没有任何保护，针叶肯定会腐烂消失，

使人们找不到任何树木生长过的迹象。但是，这些针

叶意外成为了山中老鼠的收藏品，老鼠将它们铺设在

洞穴里，还在上面解决“鼠”生大事。老鼠的排泄物完

全包覆了针叶，隔绝了氧气，使得针叶完整地留存到

了今天，直到被科学家发现，从而证实了这个地区曾

经生长过针叶林，鉴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并未发生大

变化，人为的核辐射很可能是针叶林灭绝的原因。

多样的老鼠“宝藏”

科学家们的发现不仅解决了他们的难题，还启发

了众多同行的思路，他们开始另辟蹊径，从老鼠窝中

寻找自己需要的“宝藏”。

如我们所知，人类聚居地的老鼠喜欢偷盗人们的

物品，大到钱包、大衣，小到针头、米粒，无所不有。如

果你“有幸”拆开住所附近的一间鼠屋，也许能从中发

现许多以为早已遗失的物品。多亏了这些小“收藏

家”，历史学家们对数百年前美国奴隶的生活状况有

了更多了解。

纳撒尼尔·罗素是美国19世纪初期的著名航运商

人和奴隶贩子，1973年，他的住所被认定为国家历史

地标，历史学家们希望从中窥探出美国的奴隶主和奴

隶的生活情境。但是，人们几乎将这幢三层高的豪宅

掘地三尺，仍没能发现奴隶留下的一星半点痕迹，仿

佛他们从未在此生活。

2017年，美国查尔斯顿历史基金会博物馆馆长劳

伦·诺瑟普灵机一动，奴隶通常生活在厨房、花房等地

方，如果他们曾留下生活痕迹，势必要在这些地方寻

找。诺瑟普请来一组文物保护专家，小心地挖开了厨

房的墙壁，他们幸运地在墙后发现了多个老鼠窝。

老鼠“收藏家”也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除了一些

食物残渣外，历史学家们还发现了缝纫针、纽扣、弹

珠、一小块制服布料等人造物，甚至还有出版于1833

年的图书碎片，上面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辨。通过检查

这些材料，历史学家们拼凑出了奴隶生活的部分场

景：在辛苦的工作之余，他们并没有忘记给自己“充

电”，除了阅读所有能获得的文学作品，奴隶们还尝试

着写作，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通过检查野外老鼠的藏品，科学家们还能重建过

去的气候和生态。美国斯通希尔学院的生物学家罗

伯特·哈伯特从老鼠洞中了解过去的气候，包括化石

证据稀少的大约2.5万年前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哈

伯特可以根据在老鼠洞中发现的植物种类来估计古

代特定时期的降雨量、温度和其他气候条件;另外植物

种类也反映出当地的动物类型、迁徙模式、局部灭绝

和变异进化等信息。哈伯特认为，通过老鼠藏品得出

的信息比化石材料更准确，因为有时候化石材料会缺

失或破损，而老鼠的藏品则通常被妥善保存。

老鼠“宝藏”不易得

老鼠“宝藏”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想获取这些

“宝藏”，需要面对的艰苦一点不少。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植物学家胡里奥·贝当古对

此深有体会，在挖掘老鼠“宝藏”方面，他已有40多年

的经验。多年来，贝当古走遍了世界各地，翻遍了崇

山峻岭中的老鼠洞。2000年，他攀上了澳大利亚的一

处悬崖，那里有一个从未被探访过的老鼠洞。可是，

他不慎失足从悬崖上坠落，一条大腿粉碎性骨折，差

一点要截肢。还有许多次，他在老鼠洞中发现了一些

意料之外的危险生物，比如正在冬眠的响尾蛇，还有

一次甚至遭遇了一只熟睡的美洲狮。尽管有过多次

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他仍满怀激情地追寻着老鼠

“宝藏”。

除了冒着生命危险外，想探究老鼠“宝藏”的秘密

也不容易。有时，老鼠的“宝藏”会与地层融为一体，

研究人员必须使用锤子和凿子将它们分离出来。在

平地上，这些操作相对容易，但要是处于前文所说的

悬崖峭壁上，这就是一项极限工作了。用背包将取下

来的砖块运回实验室后，研究人员会将它们放入水桶

中浸泡几个星期，直到老鼠的“宝藏”一点点散开。充

分浸泡后，研究人员需要像法医一样，将所有东西摆

开，从中识别出花朵和种子的小碎片或者他们需要的

其他东西，最后才是用碳测年法等方法将这些颗粒背

后隐藏的事实挖掘出来。

不过，科技发展正在帮助科学家简化工作，比如

2020年，贝当古使用了一种被称为鸟枪法宏基因组测

序的方法。有了这种方法，科学家不再需要辛苦地将

老鼠的“宝藏”一一分类再分别检测，它可以一次测出

所有生物材料的D N A，然后将其与数据库中的已知

序列进行比较，这样科学家就能得知所需要的生物信

息，从而重绘当时的图景。随着AI技术的进步，未来，

搜索并获取老鼠“宝藏”的工作也许也可以交给AI代

劳，科学家们需要做的就只有脑力工作了。

老鼠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动物，却也是忠诚的

“收藏家”，通过老鼠的“藏品”，人类可以阅读过去的

故事。 据《大科技》


